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少
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有着自己
的文化传统。在儿童文学这块小小
园地里，兄弟民族各有自己的重大
贡献，各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新中
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经
历了艰难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独特
的发展画卷。

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创作得到了国家的肯定、
社会的鼓励，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
少数民族中，老作家们义不容辞地
担起为儿童创作的责任。他们向孩
子们讲述：为了推翻压迫各民族人
民的反动统治，革命前辈前赴后继，
儿童们也勇敢无畏、不怕牺牲。这
方面作品有蒙古族岗·普日布的《小
侦察员》、布依族江农的《血染山茶
寨》、满族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
靴叔叔》等。而苗族作家杨明渊的

《芦笙的故事》，则是写苗族人英勇
抗击清朝大兵的历史故事，布依族
王廷珍也写了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
剿匪斗争的《山谷月明夜》。这些作
品大都是老作家们的亲身经历、切
身体验，作品丰富而凝重，惊险而曲
折，使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
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与之并进
的，还有老作家们描写新社会、新生
活、新儿童，以及新儿童的新思想、
新行为的现实题材小说。如蒙古族
阿·敖徳斯尔生动描绘草原上新一
代牧民儿童的《小冈苏赫》、彝族苏
晓星描叙彝家孩子热爱集体牲畜的

《阿爹与荞荞》。彝族普飞则创作出
以第一人称描写“我”和“我全家”像
对待家人一样地呵护一只八哥鸟的
作品《七弟的翅膀》，因其真实、真切
而感人至深。回族胡奇创作了描写
解 放 军 修 筑 公 路 到 西 藏 的《五 彩
路》。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写出不
同民族儿童心驰神往于热火朝天的
新生活，他们的所想所做都令人耳
目一新，也由此反映了各族人民共
同建设新中国的昂扬精神和热切期
待。

各民族老诗人们，或借鉴民族
民间传说、童话，写出长长短短、好
听好读的故事诗，如蒙古族其木德
道尔吉的《巴林驹》、满族胡昭的《雁
哨》《响铃公主》、壮族韦其麟的《百
鸟衣》；或根据家乡翻天覆地变化的
现实，写出颂扬党和祖国、弘扬民
族、时代精神的抒情诗，如蒙古族
纳·赛 音 朝 克 图 的《沙 原 ，我 的 故
乡》、巴·布林贝赫的《理想》、哈斯巴
拉的《我的祖国》；满族柯岩的《“小
兵”的故事》、中申的《城外的白杨》；
或顺应各民族儿童好奇、好动的天
性，写探索自然、追究万物的幻想
诗，如仫佬族包玉堂的《虹》等。虽
风格各异，都呈现出爱党爱祖国的
新风貌，洋溢着向上向善的新的民
族情感。

这时的儿童散文，则多描写大
自然，多描述祖国的地理景象，引导
儿童开阔眼界、热爱生活，作品大都
清新隽永、活泼灵动。回族郭风致
力于创作优美的、富于乡土气息的
儿童散文，接连出版散文集《搭船的
鸟》《会飞的种子》《洗澡的虎》；赫哲
族乌·白辛在走遍祖国大西北之后
写出了《帕米尔高原历险记》。乌·
白辛还接着创作了无场次话剧《黄
继光》，竟连演 300 余场，崇拜英雄、
学习英雄的热潮在全社会掀起。东
北地区反映新社会新儿童的短剧创
作在这时十分活跃，如满族柯岩的
小歌剧《娃娃店》《照镜子》、赵郁秀
的独幕剧《五条红领巾》等。

需要提到的是，那时新中国各
民族青少年几乎没有不读苏联文
学的，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作家自然也深受影响，除
了写解放战争中的小英雄、各条战
线上的小模范，还关注了有国际主
义精神的少年儿童们，如朝鲜族金
昌锡的短篇小说《飞鸽传深情》、白
族菡芳的短篇小说《界河上的红蜻
蜓》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在文
艺百花园中，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虽
是一枝嫩生生的小花，却也是花蕊
饱满、花瓣展开——满族颜一烟、回
族胡奇、蒙古族阿·敖徳斯尔的小
说、满族胡昭、柯岩的诗歌，回族郭
风的散文等，不仅在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形成
了在整个文学史上能与其他阶段区
别开来的艺术个性。毫无疑义，这
是新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第一
个黄金时代

二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至 60 年 代

初，各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努力把握
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力图真
实、细致和深刻地表现生活，或以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历史为
背景，或以边疆少数民族儿童独特
的生活为题材，或以南北各民族中
的创世神话、美丽传说为参照，或以
边陲广阔漠野上正在变革中的社会
现实为依据，写出为各民族儿童所
喜爱的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
以蒙古族作家来说，内蒙古土默特
旗云照光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
在大青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亲身经
历，写出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来
自科尔沁草原的哈斯巴拉 ，写出蒙
古族小奴隶觉醒、反抗斗争中锻炼
成长的中篇小说《故事的乌塔》；青
海老作家察森敖拉，创作了在长期
游牧生活中积淀、形成的民族心理
素质在代代传承中得以发扬、光大
的《祁连游牧仔》；阿·敖徳斯尔写出
了反映新中国内蒙古草原的巨大变
化，以及新一代蒙古族儿童新的生
活状态、新的思想风貌的《草原童
话》《雪花飘飘》；巴·布林贝赫写出
长诗《阳光下的孩子》；其木德道尔
吉依据民族民间的美丽传说写出动
人的长诗《独角白鹿传记》等等。
可见，当时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已
有了新的进步。

这时，少数民族中的老作家们，
也顺势创作。如满族作家老舍，写
了六场童话歌剧《青蛙骑手》、六场
童话剧《宝船》，都以民族民间童话
作为素材，有情趣，有神韵，经久不
衰。如回族胡奇写出因袭宗教重负
的藏族少年觉醒的中篇小说《绿色
的远方》。满族佟希仁深情地描写
大自然，诗集《柳树枝挂月亮》《孔雀
与白头翁》，表达出少年儿童爱家
乡、爱祖国的真情实意，抒写少年儿
童有理想、有志向的精气神。其他
如锡伯族郭基南的地域小诗《伊犁
春色》、白族那家伦的人物散文《然
米渡口》、蒙古族阿·敖徳斯尔的抒
情散文《慈母湖》《马驹湖》等，都保
持着文学的审美和心灵的纯净，为
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吹进一股
清新的风。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
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
开，国家对儿童文学事业更加重视，
加上《民族文学》杂志的创办，以及
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扶持民族文学
创作等有关政策的出台，使民族儿
童文学作家深受鼓舞。老作家如颜
一烟、舒群、郭风、胡奇、白练、柳元
武、夏木斯·胡玛尔、吉儒木图等焕
发青春，积极创作；中壮年民族作家
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
主力军，如柯岩、胡昭、佟希仁、张少
武、额·察·力格登、石·础伦巴干、
高·拉希扎布、孙健忠、韦其麟、黄
鉦、益希丹增等；青年一代民族作家
成长较快，锐意创作，如意西泽仁、
王家男、艾克拜尔·米吉提、穆罕默
德·巴格拉西、李传锋、蔡测海、颜家
文、杨盛龙、贺晓彤等，新时期民族
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壮大，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呈现新的精神风貌、
新的民族特色。其主要表现：

一 . 作品真实、生动地写出民族
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民族作家
独特的民族生活积累构成了独具特
色的题材优势。长篇如颜一烟的

《盐丁儿》、中篇如佳峻的《驼铃》、黄
鉦的《江和岭》，短篇如玛拉沁夫的

《活佛的故事》、础伦巴干的《三个小
伙伴和三个大伙伴》、益希丹增的

《啊 ，人 心》、白 练 的《儿 童 文 学 三
题》、夏木斯·胡玛尔的《长满蒿草的
原野》、李传锋的《退役军犬》、王云
龙的《爸爸在遥远的扣林》等等。

二 . 对 民 族 特 征、民 族 特 色 的
理解、表达更加深入、更为深刻，写
出了时代迅猛发展中各民族人民
在社会变动中始终坚守的文化心
理，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开阔的现
实感，使“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新时期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更
具当代性和民族姓。如同是满族
作家写的长篇《盐丁儿》、中篇《九
月的枪声》、短篇《松花湖上》，同是
蒙 古 族 作 家 写 的 长 篇《成 吉 思 汗
传》、中 篇《驼 铃》、短 篇《鹫 雕 岩
上》；不同民族作家写的处于同一
年龄段的民族儿童生活、情感的短
篇《依姆琼琼》《儿童文学三题》《牛
牛的故事》《新伙伴》《界河上的红
蜻蜓》等等，作品中所塑造的不同
民族儿童人物形象都显现出无可
替代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与时代
精神、与儿童精神的融合。民族精
神因时代精神的灌注、因儿童精神
的浸洇而显示出它的新发展；民族
儿童人物形象，也因此在中国当代
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显示出他
们的特异性。

三 . 正确的民族观、儿童观得以
确立，民族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得
到爱护和尊重。民族作家创作的作
品如小说《孩子和割草的人》《依姆
琼琼》《天鹅》《小火龙》《爱的渴望》、
散文诗集《你是普通的花》《童心集》
等等，都呈现出新时期民族儿童文
学艺术性的意蕴和意义。民族儿童
文学艺术性与思想性、与民族性、与
时代性、与儿童性熔铸一炉，达到了
新高度。

新时期民族儿童文学开辟了一
方新天地，不少民族儿童文学作品
已被写进《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
史》。其中，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
界》、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
已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些作
品的文学史价值正在于思想、艺术
上的开创性、开拓性。

四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在题材的拓展、题旨
的深化，以及艺术方式的多元、文
学语言的个性化等方面，都有非常
明 显 的 进 步 和 发 展 。 从 1987 年
起，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陆续出版
南北方各民族民间童话丛书，1990
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国
北方少数民族故事精选》《中国南
方 少 数 民 族 故 事 精 选》（一 套 两
本）；同年海燕出版社出版《中国少
数民族儿童小说选》，这是中国儿
童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由
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儿童小说选
集；1998 年，《中国少数民族儿童
文学新作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
版。1989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获奖作品丛书》中，辑入的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中篇小说 3
部：蒙古族佳峻的《驼铃》、壮族黄
鉦 的《江 和 岭》、朝 鲜 族 柳 元 武 的

《我们的老师》；短篇小说七篇：维
吾尔族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的《流
沙》、土家族李传锋的《退役军犬》、
藏族益希丹增的《啊，人心！》、白族
王云龙的《爸爸在遥远的扣林》、藏
族意西泽仁的《依姆琼琼》、佤族董
秀英的《最后的微笑》、景颇族岳丁
的《爱的渴望》，以及土家族颜家文
的诗歌《悲歌一曲》等。事实证明，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正确的民
族观、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已逐步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为儿童创作的
少数民族作家渐多，少数民族儿童
文学创作走向繁荣。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老作
家们笔耕不辍。满族舒群创作出版
了纪实文学集《毛泽东的故事》，蒙
古族阿·敖徳斯尔写出中篇小说《云
青马》《狗坟》，数位作家出版了儿童
文学作品集，如鄂温克族乌热尔图
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蒙古族石·础
伦巴干的《啊，妈妈》、白族张焰铎的

《洱海的孩子》、彝族普飞的《普飞儿
童文学作品选》《蓝宝石少女》、土家
族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选》、满族佟
希仁的《佟希仁儿童诗选》、儿歌集

《蒲公英》、散文集《五十双眼睛》、满
族赵郁秀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为了
明天》、蒙古族额·巴雅尔的散文集

《天涯归心》、回族海代泉的寓言集
《螃 蟹 为 什 么 横 行》《老 灰 狼 作 报
告》、回族马瑞麟的寓言选《摇篮》
等。有的作家出版了中、长篇单行
本，如哈尼族存文学的中篇小说《神
秘的黑森林》、蒙古族哈斯巴拉等的
长篇纪实文学《成吉思汗》、蒙古族
乌·达尔罕的中篇小说《警犬黑豹》、
土家族向民胜的长篇童话《外星猫
人阿木哥》，以及蒙古族巴根那的长
篇小说《雪灾之后草青青》等，可以
看到，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无论数量
上、质量上，都在走向丰富和成熟。

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
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明显地感受
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气息，从
各民族少年儿童生活和情感的变化
中 ，反 映 出 中 国 大 地 的 变 动 和 变
革。如维吾尔族艾克拜尔·吾拉木
的短篇小说《卖哈密瓜的小姑娘》、
侗族刘蓉宝的短篇小说《小河流水
清亮亮》，以及彝族普飞的大自然散
文《再见吧，扎腊么鸟》《神奇旳鸟
童》《蜜花》《青罗牯和小罗牯》、藏族
贡卜扎西的短诗《阿妈要摘的星》

《童心》等。有一些民族作家创作的
作品，使各民族的小读者都感同身
受，如哈萨克族吾玛德力·马曼的短
篇小说《宁静的草原上⋯⋯》、朝鲜
族崔清吉的短篇动物小说《林中悲
曲》等。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70年
◎张锦贻

◎聚焦文学艺术界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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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是什么样子？读了《万物的样子》，本能
地就想给触目所及的每一种物体都命名为一篇
文章的题目，甚至有举办一次同题创作笔会的冲
动，就是大家落笔于同一事物，看看你的土豆里
埋藏着怎样的童年记忆，或是我的洗头膏里氤氲
着怎样芬芳难忘的往事，大家各自隐在一个具体
的事物里，找到代言的突破口，信笔拈来地娓娓
诉说上几千字才觉得酣畅痛快。《道路的样子》

《流水的样子》《编辑的样子》《知己的样子》《钞票
的样子》《米饭的样子》⋯⋯一时间，思维活跃起
来。原来，万物会有万般模样，一切的存在都有
它安身立命的理由，万物自有它本来的样子。

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人说，生活不是你活过
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为什么一本《万物的样子》风靡了通辽的读
者群？不仅仅因为作者是在通辽生活且工作的
达斡尔族女作家，而是因为作者将笔触落在寻常
万物上，酸菜的样子、土豆的样子、地瓜的样子、
豆包的样子⋯⋯洗头膏、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
⋯⋯都是陪伴我们长大的老物件，都是慰藉我们
肠胃的舌尖上的记忆！谁能忘记？但是我们不
曾把他们诉诸笔端，苏莉却做到了，她不仅完成
了自己倾诉创作的目的，完成了精神上的归乡之
旅，也唤醒了众多有同样经验的人集体的回乡意
识。所以，读者纷纷感叹，苏莉写出了我们共同
的生活记忆，我们也是在这些万物的滋养中，“经
由万物回归了自己”。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曾深陷苏莉笔下的人
间烟火中。因为一篇《酸菜的样子》，我忆起了我
的老母亲在每年秋季腌菜时那大张旗鼓的气势，
为寻来一块压缸青石而兴高采烈的情景，还有我
的姨妈挽起袖子把手伸到清冽的酸菜缸里拎出
一大颗水淋淋的酸菜的样子，这就是苏莉所描写
的“豪迈”！读着文字的过程里，我脑海里闪过的
全是自己家亲切熟悉的画面，而且鼻翼不自觉地
扇动起来，耳鼻口舌的感官都调动起来，我仿佛
闻到了酸菜清新酸爽的味道。

读《万物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似曾相
识、又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略有不同的世界。其中

的达斡尔民俗风情让人着迷。《老蟑和干菜》在作
家的叙述里，既展示了一幅达斡尔族的风情画
卷，也把血浓于水的亲情融汇贯通，有一种格外
打动人心的温暖力量。《林地居民》看似游记随笔
一般，一篇篇各自独立，却首尾呼应成趣，最适合
一气呵成地读，就像欣赏一幅组图，欣赏完毕才
会发现《林地居民》那种看似游离、肌理相连相通
的构思组合，你会发现土狍、巴姨、维佳、宋老师，
还有驯鹿，甚至桦树、撮罗子，他们都是一个密不
可分的整体，好像受了某种神秘的指令成为山林
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万物的样子》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的喜
爱。我由这本书想到作家本人。有人形容苏莉：

“左手烟火，是温暖尘世的人间烟火；右手文学，
是滋养心灵的挚爱文学。”她是主妇、贤妻、慈母，
并自喻神医、水暖工、女汉子⋯⋯为了生活，她披
挂满身盔甲，但她从未丢弃内心的柔软，文学，支
撑着她，也引导着她，经由万物回归了自己。就
是她，一边和面一边写出《面粉的样子》；一边排
队购买燃气，一边写出《火的样子》；除夕夜一边
听着鞭炮声，一边想起“给我血肉的故乡”，写出

《年的样子》⋯⋯苏莉，这个养花花开、烙饼饼香
的“传奇女子”，她的日子就像她的散文《滋啦》一
样，色香味俱全，闪着油光，飘着香味，滋啦作响，
仿佛一团绚丽的人间焰火。

也 是 因 为 此 ，我 愿 意 称 苏 莉 是“ 烟 火 作
家”——主妇的样子，作家的样子，不是超凡脱俗
的，而是接着地气，从大地而生，有着浓浓的烟火
气息。

万物总是以它应有的样子存在着、生长着，
也许是大地上，也许是空间里，也许是我们的记
忆里。无论何种形态，它们生生不息，永不消亡。

万物万般模样
——读《万物的样子》有感

◎任志鸿

大家读古诗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发现
与疑问：古诗的篇幅有长有短，其长短可以用来
判定一首诗的优劣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品
读古诗。

白居易是写长诗的能手。在我看来，白居易
之所以能和李白、杜甫并称唐诗三大家，决定性
的因素并不在于村妪都能诵颂的“新乐府”，而在
于《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即便放眼
全部诗史，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也堪称独领风
骚。《长恨歌》《琵琶行》的妙处，在当时简直就是
周杰伦唱《东风破》和《双截棍》的节奏，大家街头
传唱，把长诗的绽放之美推向极致。所谓盛极难
继，一直到白居易身后 800 年，清人吴梅村才写
出《圆圆曲》，勉强继承了《长恨歌》《琵琶行》的风
格。可见诗要写得长而好，并不是很容易的。

诗不必长，也不必短。长不为丰，短不为俭，
反之亦然。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二人并称“元
白”。同样是写唐明皇的故事，白居易的《长恨
歌》和元稹《行宫》各有长短之妙，可谓相映成
趣。《长恨歌》自“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笔，华清池、
马嵬坡，剑阁闻铃，钗钿重逢，一路铺排，繁花密
叶，简直是韵文的唐传奇。《行宫》则短到不能再
短，“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
坐说玄宗。”寥寥四句，如同一幅淡远的古画，惟
物是人非，红花白首，悲欢离合，细思恐极。

杜甫善写组诗，以短章合为一组，《秋兴》《诸
将》《咏怀古迹》等俱是。其中，《秋兴》八首，整体
性尤强，几乎不可拆分，可以作长诗看。杜甫的
诗，本来就以“沉郁顿挫”见长，再加上八首步步
为营，环环相扣，其中往来顺逆，消息机变，真有
神鬼莫测之慨。过去梨园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40 岁以前不能演诸葛亮，因为人物太复杂，没有
相当的生活阅历，拿不下来。借着这个说法，我
觉得 40 岁以前是读不懂《秋兴》的，理由同上。
总而言之，老杜的组诗，可以算是长诗的变例，开

风气之先河。
以兵器论，长篇如长枪大戟，短章如短剑细

芒，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是当长则长，当短
则短。每次读到李白的《关山月》，总是不禁掩卷
叹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要是到此终篇，该是多么雄浑壮
阔的一首五古啊！接下来八句，不过是司空见惯
的征戍思归之叹，篇幅长了，力道弱了。你看，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雕琢多么用力，对仗
多么工整，“白”和“青”的借对多么巧妙。但这都
已无力回天。从全篇看，这首《关山月》不过是唐
诗里的中平之作，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更是黯然
失色。

李白纵称奇才，不受格律束缚，所以他的乐
府和歌行极好。你看他的《行路难》《将进酒》《梦
游天姥吟留别》，真如怀素和尚的狂草、公孙大娘
的剑器一般，龙飞凤舞，自然天成。也许李白构
思这首《关山月》的时候，是想写一首“反战”诗。
但机缘巧合，灵感迸发，前四句挟排山倒海之势
脱口而出，这是天作之美，不应再逞人力之强。
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古人论诗，有“凑数”这个
说法，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关山月》这回事儿。

综上，古诗中的篇幅长短其实与诗的优劣是
没有联系的，正如一个人的才华与他（她）的年龄
大小是没半点关系的。一首诗的优与劣，关键在
于这首诗该长的时候就长，该短就短，反之，只能
成为平庸之作！

古诗长短趣谈
◎张朝元

蒋希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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